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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嘎拿起他的日记本，看了两眼便朝火炉

中扔。王侃抢出来，手烫得嚯嚯地叫，眼内含满

了泪。甲嘎说：“你那副模样还想当英雄。一脸

的精瘦，看着你就朝老鼠身上想，当阶级敌人

还差不多。”甲嘎指着我和高扬说：“看看人家，

仪表堂堂。人家心里除了装女孩子，从来不去

想当什么英雄。”

甲嘎的话，羞得我们抬不起头。那几日，死

去的达瓦拉姆在我心里阴魂不散，只要坐在火

边，她的娇小的身子便从火苗中飘了出来，在

我眼前左晃右晃，挥也挥不去。我只好伤心叹

气地掉泪。甲嘎看见了，便连声叫嚷：“愚蠢，简

直蠢极了，比猪都蠢！”

秀气文静的高扬，让漂亮的坎珠拉姆补了

一双臭袜子，便害得他夜里睡不着觉，张口闭口

全是谈坎珠拉姆那双火苗子一样滚烫的眼睛。

甲嘎说，他像住在传染病院。他也想找个

女人来害害相思病。

只有小胖子无忧无虑，歪在一旁发出令人

羡慕的鼾声。

冰人

哗啦啦——

门像受到猛烈的冲撞，极寒的狂风裹着大

团的雪雾冲了进来。哗啦啦——，又一声响，似

乎有个人栽倒在地上。

灯苗闪了闪，熄灭了。一屋的人在黑暗中

哧哧哧地吸着冷气。

甲嘎冲过去把门关上。门闩坏了，他叫小

胖子把桌子推过来抵门。小胖子绊在了什么人

身上，“哇——”地一声栽倒了。

我划燃火柴，点亮了灯。举起灯，照着躺在

地上的那个人。

那人摇晃着撞晕了的头，仰着脸看看我，

又看看甲嘎，笑了笑，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他

乱蓬蓬的头发堆满了雪，胡须很长，沾上了冰

渣子。身上的牛皮袍子冻得比铁还硬。

“洛阳，甲嘎。”他叫出了我们的名字。

甲嘎眯着眼睛看了他半天，才激动地大叫

一声：“苗二！”

我也跳过去，在他的那张变苍老不堪的黑

皱脸上，看见了苗二的影子。

他指着正在冒热气的茶壶，说：“给我些

热茶。”

我给他端来热茶时，才发现他的腿冻得硬

梆梆的，像两根冰柱子。甲嘎提着他的肩膀，把

他拖离了火炉边，说：“他的腿冻住了，离火远

一点，不然腿就废了。”

苗二端起茶，大口灌着。烫烫的茶他也尝

不出味道。他舔舔干裂的嘴唇，说：“甲嘎说得

对，我腿上的冰柱子只有想法让它慢慢地融

化，再抹上酥油和酒，使劲地揉。不然，我苗二

就成了苗瘸子了。”他嘿嘿笑两声，茶水哽在了

喉头，他使劲地咳嗽，咳得脸发青，咳不过气。

甲嘎把毛巾浸在一盆热水里，然后盖在他

的冻腿上。冰坨子滋滋冒着热气。苗二闭着眼

睛好像很舒服。他突然想起了什么，脸又青了，

有气无力地说：“你们别管我，快去救救翁姆！”

甲嘎和我才想起和他一起出逃的漂亮的

翁姆。

苗二说，翁姆快生了，就住在达曲河边的

那个温泉洞子里。他见翁姆痛得快死了，就冒

死穿过那片冰封雪冻的沼泽，回寨子来叫医生

救命。他没找到医生，公社医疗站在雪刚下来

时，人就走光了。那幢小屋埋在雪窝里，冷冷清

清像座坟墓。他就回来找知青们帮忙。

他说：“我不是腿冻硬了，就跪下来求你们了。”

甲嘎看了我们一眼，说：“我们去。”

我、王侃、高扬和小胖子都披上了大衣，扣

上了大棉帽。

甲嘎说：“小胖子不要去！”

小胖子一脸的委屈，泪水在眼眶中转，说：

“你凭啥不要我去？”

甲嘎说：“不去就不去，再问我就用拳头回

答你。”

小胖子脖子硬了，我看得出，在今天这个日

子里，他也许会用拳头同甲嘎对抗。我赶忙说：

“甲嘎是想家中留个人照看苗二。等一会儿，苗

二腿上的冰化了，你还得给他搓搓腿呢。”

我们走进了狂风怒号的雪夜。雪路在夜色

中白得耀眼，一脚踏上去，哗地就陷入了大腿

根。又不能骑马，只有一步一步艰难地挪动。快

出寨子时，我对甲嘎说，我们去找找藏医土登曼

巴，他来接生才合适。我们谁也没干过这种事。

我们转到藏医站，撞撞门，开门的是土登

曼巴的徒弟呷汝吾须。呷汝吾须满脸的无奈，

指指屋内说：“喝了一大瓶酒，醉成了那样子，

怎么去得了。”

我们都嗅到了满屋的酒臭。藏医土登歪倒

在火炉旁，鼾声如雷。旁边有一大滩刚刚呕吐

的绿色的脏水。 （未完待续）

点地梅的种类很多，一种小型草，有大红

花点地梅、江孜点地梅、北点地梅、大花点地

梅、康定点地梅、峨眉点地梅、东北点地梅、垫

状点地梅、绢毛点地梅、粗毛点地梅、花叶点

地梅等，花色有杏花红抑或梨花白，属于报春

花科。

烟花三月之际，在圆包嘴我所看见的点地

梅，是大花点地梅。我没有见到过白色以外的

其它种类的点地梅，资料上看见的不算，野外

活生生的那种，即使见到了粉红淡蓝浅黄的点

地梅，我可能也认识不了。一方面我们这里肯

定的确没有生长其它种类的点地梅，只有大花

点地梅，另一方面我没有再深入调查，有点儿

叶公好龙的嫌疑。

大花点地梅的花是白色的，有的花儿只是

略带不易察觉的粉红，因此有的地方还叫白花

草。弱不禁风的一株苗，可以率性地绽放几十

上百朵，所以有的地方又叫百花草。清明节前

后是大花点地梅的鼎盛时期，所以有些地方又

叫清明草。一株或几十株长在一起，小花繁星

一样密密麻麻，在云南一些地区可能因此又叫

天星草。虽然，这些给大花点地梅取的别名，散

发着大自然的芬芳，一听，一叫，让人心里感到

甜润亲切，平易近人。但是，一种本来就非常单

纯的植物，仅仅从名字上就被人们弄得这么复

杂，叫法千奇百怪，对从根本上认识这种植物

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我喜欢删繁就简，是那

一个品种的小草，就具体且科学地只叫一个名

字，唯一不二该多好。每一种植物都有自己的

一个温暖的名字，以区别同属同科的。然而，人

们叫都那样杂乱地叫了，我也无能为力去纠

偏，何况各国、各区域、各民族对同一种植物的

叫法、写法，各不相同，混乱不堪，难以整齐划

一。想一想，植物学上仅仅记忆植物名，都够人

烦的。人类为了表示自己语言的丰富性与多样

性，可以把同一种植物叫出几十抑或几百个名

字来。全世界语言统一了，生物学、植物学又大

放异彩，以及各方面条件成熟了，也许那时，可

能自然而然就会实现这一目标。

大花点地梅喜欢有阳光的空地，不太喜欢

依傍其它草类而生，也不愿躲在树荫下乘凉，

即使生长得更瘦弱一点儿，土地贫瘠也无所

谓。难保雨水的圆包嘴地面上，有好几丛大花

点地梅长在一起，弱不禁风的样子，瘦小得有

些上不了眼，需近观才能看清它们的真容。假

如把这里的十几苗全部拔完，只是拇指粗的一

小束，实在不够我的手握，然而，它们散落在

这贫瘠的土地上，是那么地美丽、自然，给人

一种美女出自民间的感叹。嫩绿的叶片，雪白

的花朵，与那些零零散散的紫花地丁结伴而

生，两种植物跳动着紫色与白色的宝石般的

辉光，它们在春风中挥舞鲜花，微笑着，亲切

地互致问候。

柔弱的大花点地梅，美丽而孤独，它们在

风雨中挺起身子，实在不易。随风洋溢的热情，

掩盖了它们内心淡淡的忧伤；有阳光时又显得

特别地含蓄淑静，稍显的一丝丝张扬也得到了

适度的节制。它们是我喜爱的植物之一。

点地梅这个名字实在取得巧妙，肯定是动

了脑筋的，把握到了瞬间的灵感，不知是谁显

得那么富有诗意与智慧。远远看去，一地洁白

的小碎花，星星点点；近瞧，叶片大小比绿豆还

小一半多，比一颗芝麻粒大不了多少，近圆形

或卵圆形，叶质较厚，茎高不过十厘米，像伏在

地上生长似的，根须纤细，却扎得很深。蒴果近

球形，稍扁。然而，这种小型草，明明花朵非常

小，姓名前为什么冠以大花两字呢？名不副实，

我的个乖乖。是不是这种点地梅与其它点地梅

的花朵相比较，可能它们的花朵显得要大一点

点吧？可惜我没有去比较，田野调查不够，且翻

阅不到这方面的资料，也猜不出命名人当时幽

微的心理。

说茎细小若线也可，说花柔弱如水也恍惚

有那么一点儿，没有夸张，但茎却直直地挺立

着，端正秀气。茎在三四厘米的地方，再分出五

六支两三厘米长的小茎，散开若倒伞状，抑或

花茎从根部直接抽出来，各自在顶端举起若小

米粒大的花朵，每朵花五瓣，好像数十倍缩小

版的梅花，花蕊嫩黄色里泛着浅绿，精致辣眼

到无可挑剔。

要看清点地梅的长相，需要趴在地上，才

能够观察到它们清瘦感伤的娇美容颜，这群集

体失恋了的姑娘！或者用数码相机拍照，再连

到电脑上放大，就能够看得更加清楚。如果过

于贴近了它们，我的呼吸也会让它们好像遇到

了一场风暴，让它们花枝乱颤，裙裾飞舞。这些

点地梅虽小，但每一片叶、每一朵花都长得毫

不含糊，给人一种眉清目秀的好感觉。看见了

它们，就不得不坐在它们身旁，它们以生命的

轻歌曼舞，让我滤掉杂念，静下心去。

大自然在创造大花点地梅的时候，一点儿

也不马虎，绝不随意而为，肯定下足了功夫，匠

心独运，运斤如风，精雕细刻，一丝不苟，点点

滴滴都是情，行云流水般地运作，毫无迟钝。绝

对是以唯美的月光为范本，仿照深空中繁星闪

烁的姿容，参阅了清风细雨律动的诗情画意，

模仿了春天阳光的明丽，把万物最经典的大美

运作到娇小的大花点地梅的创造上，因为它们

美得实在让人顿生疼爱之心。

大花点地梅为一年或两年生草本植物，身

子异常水嫩，无法用手去触摸，一碰往往就会

折断它们的藤蔓，它们不会抢占地盘，也不会

浪费资源，给一把泥土、一些阳光、一捧雨水，

就会养活它们一生。春天里，徒步原野，我经常

发现它们小小的身影隐藏在田埂、路边、山坡

的草丛间，很不显眼，像昆虫世界里的一只蚂

蚁，根本不会让人记起它们的名字，但我会蹲

下来看看它们，数一数一株大花点地梅奋力举

起的十几二十枚小得可怜的花朵。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花叶点点，点点都是烂漫，点点都罩着莫

名的感伤，点点又都是坚强，像《红楼梦》中娇

美的林黛玉似的。把自己抛给旷野，交与春风，

不招风，不引蝶，经过短短的几周时间，自己便

会卸去粉妆，美好的生命在时光的长河中只是

昙花一现，那么短暂，白驹过隙，不必留恋，不

必缠绵，更无须去作勉强的挣扎与疼痛，每一

年的离开就当作生命一次次永恒的轮回，它们

知道明年春天，自己的花容又会再次出现。

生命就是这样让人惊奇，即使是这些大花

点地梅，小不丁点儿，也有属于它们的生命密

码，我们难以破译，它们携带着自己的基因信

息，在天地间顽强地繁衍生息着，面对有些残

酷的大自然，从不气馁。生命像广阔无垠的宇

宙一样，也深奥与奇妙到让人难以解释。真相

是那么残酷而又简单，但我们还没有找到生命

的真相。

浩瀚的宇宙中，至今我们没有探索到地球

以外的生命，地球生命是何等地珍贵而又令人

惊奇！基因就是一段高智慧的具有生命意义的

程序，生命就是以基因程序来繁衍着自己的族

类，生生不息。

生命就地取材，利用地球上各种物质元素

资源，隐秘地为自己编程以及不断修正自己的

基因程序，耗费了许多亿年的心血；利用水和

有机分子，储存、转化太阳能，为自己所用，让

瞬间即逝、难以捕捉的太阳能在生命体之间固

定、流动和转换。

如果把生命体比喻成一部高智慧机器，那

么，所有的生命体内都蕴藏着我们现在难以破

译的高科技密码，这部机器让生命运转，让草

木活着，让动物行走活动，让人类思考。如果我

们能够识别与自由运用基因密码，人类即可创

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人类即为创造之神，但

现在只是科学幻想，这条道路还相当遥远，仅

仅是人类遥远的梦，恍若银河系的边缘，恍若

我们仰望夜空，目光中那模糊的仙女座星系，

在东北方向的天空中隐隐约约闪烁着纺锤状

的椭圆形光斑。然而，像爱因斯坦打开时空与

物质那炫丽的隐秘窗口，像霍金仰望到深空中

黑洞神秘的魅影，梦里依稀，一切科学理想的

实现肯定终将为时不远，人类一定会跨入高层

次的完美境界。

花正开，时光正好。也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小

花小草的身影，组成了一望无际的美丽的绿野。

“月儿明，风儿静，树叶遮窗棂。蛐蛐儿，叫

铮铮，好比那琴弦儿声啊”，音韵清绝，四野空

阔无垠。我蹲下身子，用手电筒照亮，俯看，点

地梅玉立在地上，花叶随地面波动的空气微微

颤动，文静优雅。如此渺小的植物，它们同样进

化得极其完美，毫无瑕疵，乃为造化神工。我搬

来一把木椅，坐在圆包嘴茶亭旁、点地梅身边，

仰视苍穹，体悟斗转星移，体悟天地承载着我

们微微向前运转，草木一秋，人生一世，其实，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孩子。

草 木 时 光


